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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阿三益农围垦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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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涂圈围后，紧跟着是水利配套：开河、建桥
闸、耕植、排涝，第一条河是益农闸至利民坝的中
心河（后向北延伸至十二埭横河），中心河将整块
围涂一分为二，因而必须建几座桥，以利生产。

因物资紧缺，先是用毛竹架桥，但竹桥打滑又
易枯，使用时间太短，常有人货跌落水中，显然不
是久宜之计。后来设想用钢筋砼桥，但当时设备
有限，4米的平桥板无法现浇，只能分为每根50厘
米的桥梁先行浇筑，然后逐根安装，每桥需装8根，
而桥梁是实浇的，每根都有四五吨重，人工安装，
困难很大。

因为钢筋水泥少得可怜，于是指挥部把八桥
梁简化为两桥梁，为双向行人方便，将两座桥梁中
间断开30厘米，成为双梁空心、两边无护栏、桥层
又低的围垦特色桥。如人和脚踏车同时过桥，人
车只能分离，如遇对面人也要过桥，就只能“请稍
等”。而桥层太低，又给船运带来很多不便。

1970年11月，我们益农围垦第二期围涂后，
围地扩大了三倍，上级的支持力度也加大了，所需
物资宽松了不少。指挥部认为双梁隔空桥必须改
变。当时县水利局给我们带来了无筋无肋砼双曲
拱桥图纸，跨径20米，桥面4米，桥肚离水面高点
3.5米，它是用两岸桥墩支撑起的拱形桥梁，河面悬
空，在内地已施工成功。大家初看很是兴奋，因为
这桥，人车船均可畅通。但仔细分析，桥梁面两端

是整板实浇，桥梁的重量可能是上百吨，又因是拱
桥，不同于平桥压力垂直向下，有一部分压力要向
外斜撑，所以平桥墩的方法不适应拱桥墩。这对
新围沙土来说，是个挑战。关键在桥墩。

那就先试桥墩，在新沙土上挖掘桥墩土坑时，由
于新沙水位太高，墩坑要求大且深，一边挖坑，一边沙
泥便向坑内涌流，到一定深度时甚至挖不如涌，要挖
个像样的墩坑很困难。这样土质上的桥墩要安装如
此笨重的桥梁，今后桥墩可能要滑动，多处试验，都是
同样情况，看来这桥墩首先是水土不服。

如何使桥墩稳固，成为建桥的攻坚点，领导和
施工人员十分焦虑。后来区水利机电站金土荣、
施工员俞木庆提出沉井式桥墩方案，即按规格用
块石浆砌，先做一个四面围实的桥墩墙，墙脚底部
呈尖角形，顶部浇一层较厚的混凝土，如此将其箍
实。然后将墙内泥土取出，让桥墩墙自然下沉，待
桥墩墙上沿下沉到水平面以下一点时，墙底的深
度够了，紧接着回填宕渣石块，这工程必须当天突
击完工。这样一个四周浆砌内心灌实的石墙桥
墩，就不再滑动。

桥墩解决后是桥梁，面对实浇桥梁这个庞然
大物，对于今后桥墩的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虽然沉
井桥墩稳固了，但那处于空压状态，一旦桥梁压在
新沙土上，年深月久后谁也无法保证桥墩不走
样。这样一想仍心惊胆战。那么，对桥梁也必须

改进。经过反复研究，俞木庆提出一个瘦身方案，
将桥两端上层部的实浇改为框剪结构，由实浇承
重改为立柱与交叉承重。方案提交上级审批后，
不料获得桥梁专家的肯定，首先从理论上是可行
的。初步计算，这一瘦身可省材料六成，达到省料
降本的最佳效果，指挥部领导极为赞赏。

实际效果如何，仍要试。我们选择了紧靠老堤
的夹灶五联大队（现东联村）内河上试建，结果圆满
成功。从此，沉井式桥墩（闸墩同样）和框剪形无筋
无肋双曲拱桥首先在我们益农围垦推行，第一座桥
就是益农中心河上的横桥（现益农群英村），以后就
按此方案建桥闸，从无倾斜，更无坍塌。

现浇混凝桥梁因需要大量的木材作搭架，非
常费工费材，后来施工组又来了个土法上马，利用
多余的一截截小铁轨，用人工锻打成桥梁肚的弧
形，再以螺栓加以拼接，作为桥梁肚下的模板，同
时配以必要的木柱木板，即可施工。这一招，又省
去材料及人工不少，效率高，质量好。

这一因土施工建造桥闸的方法，当时许多新
闻单位有过报道，称俞木庆为“围垦沙地工程
师”。我也从此掌握了这一施工方法。

1972年10月，萧山县围垦指挥部在桥闸施工
中碰到与我们相同的问题，于是派出由陈春波带
队的一行施工人员来我们益农围垦实地参观，从
此沉井法桥闸施工得到了推广。

萧山南沙大堤，自清中叶至新中国

成立之前陆续建成，沿钱塘江南岸由西

向东蜿蜒80余公里，之前因堤外临江吻

潮，大潮汛一到，坍堤无常，堤内人畜漂

没，作物无收。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

府在南沙大堤建立养护队，进行常年江

塘管理并勘险预警，防微杜渐。

萧山大围垦围的就是曾经是南沙

大堤之外的那一片滩涂。追忆萧山人

那段大围垦的岁月，无数人故事如泻，

热泪横流。

我原名全光尧，兄弟排行第三，俗

称阿三，萧山瓜沥镇山三村人，1943 年

12月生，1969年起任益农围垦施工员，

2000年益农镇退休。今天，我也讲那些

围垦往事。

1962年 4月，我受组织委派，进入益农江边养护
队，队舍在今益农久联村老堤内，隶属萧山党山抢险指
挥部（萧山县抢险指挥部分部、下称“抢险指挥部”），跟
随老队员在堤坝上查勘险处并作相应的补救处理，遇有
较大的险处，即向抢险指挥部汇报。

1964年春季的一天，我们往益农闸方向查堤，发现
堤外凸起了一片沙土，已经有农民在那里种上了蔬菜。

这是不是一片可圈围的沙滩？
第二天一早，队长陈高友骑着脚踏车去汇报情况，

领导听后觉得很有价值，即派施工员沈泉源等一行人到
现场察看，并作了初步测量，数据显示，这块滩涂总面积
有一万多亩，一些高地已超堤内土层，完全可圈。

几天后，抢险指挥部高井水协同原夹灶、党山、长沙
（含瓜沥镇永联村）三个人民公社（下称“三公社”）的领
导专程来察看这块滩涂，一致认为应该圈围，且之前萧
山西边已有几个地方圈围成功。

如此大的一块肥肉，真叫人眼馋。可真要圈围，这
么大的工程谈何容易？抢险指挥部委托养护队出面，向
上级有关部门反映，然而几次信写上去，总是石沉钱塘
江。陈高友心气一飚，干脆向省水利厅反映，一连写了
十多封信。而抢险指挥部眼界更高，由当时会计倪连根
执笔，直接向国务院写信，表达了“三公社”农民要求圈
围滩涂的迫切心情。

1966年10月1日，省水利厅钟世杰等一行领导专
程到益农闸来调研，同意党山抢险指挥部具体负责圈围
这片滩涂。他站在益农闸上，用手指向钱塘江北岸的海
盐大尖山口说：以此为界，作为今后萧绍围涂的分界线，
左边以西以北归萧山，右边以东以北归绍兴。这条分界
线后来成了萧绍围涂的“三八”线。

同年10月初，“三公社”联合成立“萧山县益农围垦
海涂委员会”，由夹灶公社书记赵五八任主任。准备工
作分两头，施工组拿出围涂方案，领导层制定政策。

围涂施工组立即进入滩涂实地放样，走进滩涂后，
才知道原先准备的应对措施远远不够，未知情况连续出
现。滩涂远看凸起，走进去后大小流化沟既多又深，受
到中秋潮汛影响，流化沟隔天就会游动；没有仪器，只好
凭肉眼用毛竹签测量，前面插杆后面流沙土有走样……
这样在棉花滩上跋涉了半个月，图纸上不知如何标注。
可是这么大一块滩涂，大家都眼馋啊，最后经过反复多
次实地踏看、放样、对比，终于放定堤基线，并拿出相应
图纸。从此，我师从沈泉沅开始学习围垦施工。

领导层按土方任务制定了相应的出勤劳力和土地
分配政策，层层下达，全民动员。

这年11月19日，选好低潮期，“三公社”开始围涂，
目标是“突击六天，七天完成”。益农围垦委员会（下简
称“指挥部”）号令一出，“三公社”男劳力倾巢出动，自带
农具粮米，步行几十里，兴冲冲奔向围涂工地。沿江久
联、益农、东村等群众家让出堂前道地，为远途民工解决
食宿后勤，减少路上工夫，保障休息。

工地上，指挥部采取“早完成，早验收，早回家”的鼓
励措施，宣传好人好事，表扬难点中的突击单位和民工，
各级干部施工人员日夜与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严格把
关。整个工地犹如一把火，越烧越旺，群众干劲很高，挑
土筑堤场面壮观，日出民工23000多。至23日，已有部
分大队率先完工并验收合格，24日下午，益农围垦所属
39个大队全线完工，共围得毛地九千亩。党山利民大
队（现八里桥村）因地处流化沟，施工难度最大，但也基
本按时完成，后来该地段叫“利民坝”。

至此，一条十二多里长的新围堤坝横亘在益农闸以东。

围垦“围”出了一个沙地工程师

围垦抢险，是我们常年备战的任务，不陌生也
不畏惧，但迎战十三号强台风那次抢险，让所有当
事人都无法忘记。如今五十年过去了，但想起那时
的情景，心里仍在颤抖。

1974年8月20日，我们遇到了十三号强台风
和天文大涌潮的双重袭击，每平方米的冲击力有7
吨多。这时，我们益农围垦己围至四期，围得毛地
近 5万亩；临江外堤线有 1.2 万多米，其中新堤
8000多米，有些地段宕渣都未抛面，嫩得很，是最
易被冲溃的险段处。

前两天就有预报，此次将有强台风夹大潮双汛来
临，指挥部立即拟定了一套周密的抢险方案以应对。
19日下午，由支部书记金明海带队，以施工员为骨
干，抽调指挥部、船队、农机厂相关人力，组成一个30
多人抢险队前往外堤查看险情。出发时，已是狂风暴
雨，道路溢水，为及时赶到外堤，领导给抢险队调来一
艘机船，这是前所未有的小灶。我们心里都明白，此
行任务事关整个益农围垦的成果，责任重大。

到了外堤管理舍头（大堤中腰部外堤内侧），见
浊浪翻卷，汹涌满江。我们立即全线察看，主要看
堤脚有否渗水，因为潮水首先是从堤脚渗透，到一
定程度时堤脚掏空了，堤身会立即坍塌。

晚上继续察看，这时风更大雨更猛了，简直像
脸盆倒下来，风吹翻雨衣，雨淋没眼睛，人走在外堤
上，东倒西歪，步步艰难，但最艰难也要细细查看。
借堤上灯光和手电筒，一遍过后第二遍，总之不能

停。走之前指挥部领导叮嘱我们，凡碰到大堤溃口
不必再往前查看，只要记住点位，应立即返回抢险
舍头。这是为我们的安全着想。

到20日凌晨1时许，当我们检查到北线中腰部
时，堤上的电线杆倒塌，电灯突然熄灭，察看更加困
难。大家有点心寒，但未到堤头，还要继续往前查，没
走多远，就看见前面出现一处溃口，而且已经有十多
米宽了，所有人员大为吃惊，赶紧回堤舍报告情况。

大家一边走一边担心：前方坍了，还可往回走，
如果回堤也坍了，我们将如何脱险？而脚下离堤舍
至少还有2000米。劈风盖雨赶到了堤舍，才知东
线南段也有堤坝被吞噬，向指挥部汇报，可是电话
线也断了，去找那只机船，早被风刮走了，派人走回
去报告也不现实——正在涨潮，有十多里路，路上
有多少凶险？舍外的狂风怒吼，骤雨如注，恶浪咆
哮，人人毛骨直竖。处于孤岛的我们，人力难为，大
家只能待舍相守。而此时指挥部领导也彻夜守候，
电话中断后更是焦急万分，未知外堤上发生了什
么。这一夜，真难熬。

天亮后，大潮稍退，指挥部派人来接应我们，我
们走回指挥部，心中感慨万千。下步的任务是突击
抢修三处溃口：北线300多米，东北盘头100多米，
东线200多米，冲漂围地上千亩。这种突击抢修复
堤，不同于平常围堤，堤内外全是水洼。铁耙铲泥，
泥像糯米年糕一样黏糊，泥上一半是水，好不容易盛
满土箕，等带水带浆挑到堤脚，只剩下箕底一点点，

劳动效率严重偏低，有的民工们形容说：伢是挑水筑
堤。饶是如此难度，三天后三处溃口一并修复。

我们益农围垦位于萧山大围垦东南区域，我们
在大围垦事业中创下了数个第一：第一个开创了跨
公社联合围涂，拉开了萧山大围垦的序幕；第一个实
验新沙地沉井式施工成功，为全域垦区桥闸建设提
供了范本；第一个采用无筋无肋框剪形混凝土拱形
桥梁，节料省费；在历次抢险中未伤一人，并保堤良
好……

我的经历基本在益农围垦，在围垦从业学习、
工作入党，甚至婚姻也因围垦结缘，我亲历了益农
围垦的始末，前后37年，使我对围垦具有崇拜式的
情结。其间，我参与围涂7次，参与放堤线24.8公
里、设计桥60座、闸21座 29孔、新开河28条计
135.4公里、检验宕渣石方50万方（县级不计）。
1974年8月，在奋战十三号强台风抢险后，省（县）
委为益农围垦高井水、金明海、沈泉沅、俞木庆和我
五人颁发“抢险英雄”荣誉证书。1993年萧山市政
府为我们围垦施工员特发“农民技师”等职称，
1987年1月益农围垦“留牌散人”后，我一人继续
留守，管理水利设施与资产。我非常感恩组织的培
养和老师傅们的传帮带，非常怀念赵五八、高井水、
陈高友等老领导们的奉献精神以及广大民工的质
朴耐劳，是千千万万的群众开创了萧山大围垦的伟
业，他们的感人故事永远讲不完。围垦给予我圆满
人生，我衷心祝愿萧山围垦未来更加蓬勃兴旺。

白茫茫一片滩涂真眼馋

益农围垦，堤内堤外好风光

刻骨铭心的十三号强台风抢险


